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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 6点多，佛山顺德的
一个车站总会聚集一群等待“老
板”的人。“老板”的车一来，他们会
迅速涌到车窗边，一旦谈妥价格、
工作就立马上车走人。但车什么
时候来就像天上的雨一样难以预
测。

可以确定的是，到了7点左右，
佛山某家电厂的班车就会载着上
完夜班的工人回来，停靠在这个站
点。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制服，神情
疲惫，与车站边聚集着找散工的人
群擦肩而过。

人群中有名中年男子一边与
记者交谈，一边看着四散开去的工
人。他希望找一份建筑工地的
活。当被问到为什么不愿意找份
厂里的稳定工作时，他摇了摇头，
摆弄着手里的烟说：“不自由。”

相对封闭的环境、严格的管
理、固定的工位，在人们的印象中，
工厂总是被打上“不自由”“枯燥乏
味”等标签，尤其对新生代年轻人
缺少吸引力。在这样的刻板印象
下，越来越多年轻人宁可去送外
卖，或成为灵活就业人员。

招工难、用工难很早就成为制
造业的痛点。不少企业反映，这种
难体现在，第一，招工不容易；第
二，稳住员工不容易；第三，稳住员
工之后，要让其达到业务熟练的状
态，让产品品质稳定不容易，“每天
都是要紧盯着的状态”。

工人老龄化趋势加剧

在前述的佛山某家电厂里，记
者看到，总装车间共有数十条产
线，其中一条组装微波炉的产线不
到百米，分布着十几个工位。这里
的工人每两小时会休息15分钟，一
天工作12个小时。

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需要站
着，装外壳、插线、打螺钉、测试、包
装……整个环节下来需要十多分
钟。每条线都有当日必须完成的
工作量，如果某个环节掉链子，可
能拖累整队人的KPI。如果产线上
的不良品率高，班长就会被扣钱。

在钣金车间，机器冲压发出来
的阵阵嘈杂声传到相邻的车间，但
这里的人员密度却要比流水线车
间少得多。活动机械臂在工作台
上对钢板进行冲压、压铆、折弯、焊
接等加工形成钣金件，接着尾端工
序上的工人负责最后的质检工
作。一个看似普通的微波炉，背后
却需要像这样经过多道工序、多双
手，辗转于不同车间，最终到达消
费者手中。除了机器发出的声响，
工人们大多时候会保持静默，面无
表情地干着手里的活。不过，那些
沉默少言的脸庞，都可能是公司群
里发言最“踊跃”的。

“两周才给休一天，真的好摧
残人啊”“天天无偿加班，早上 6点
多起床晚上10点才搞完”“现在市
场很多人就是抱着观望的态度，工
厂硬件在那里，噪音大、环境差，工
资低与宣传相违背，冬天冷夏天
热，基础的劳保手套都要走一个又
一个流程去购买”……在群里，记

者看到许多吐槽，字里行间诉说着
打工不易。

在江门另一家电子厂，车间里
的工人每天会分成两班倒，从早上
8点到晚上8点为一班，晚上8点到
第二天早上 8点为一班，中间有半
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如果碰上交
货期或其他比较忙的时候，他们得
多加两小时的班。

车间里多是40岁左右的工人，
甚少看见年轻的身影。这在珠三
角的工厂里很常见。

江门市宏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下称“宏丰科技”）是一家专注
LED类电子产品的智能化创新型
技术企业。公司拥有塑胶件和线
路板两个生产基地，加起来有近
500名工人。其中，25~35岁年龄段
占了三成左右，40岁~50岁占比超
过两成。

成立了 24年的广州市迪彩化
妆品有限公司（下称“广州迪彩”）
是本土一家老牌洗护企业。公司
在肇庆有一家工厂，主要生产洗护
发品、化妆品和染发剂。厂里有近
200人，年龄也主要集中在 25~50
岁之间。

当前工人老龄化正在加剧。
作为工人“主力军”之一，国家统计
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
报告》显示，全国 2.8亿农民工的平
均年龄已达到41.4岁，比上年提高
了 0.6岁。这几年来，农民工平均
年龄每年上升0.5岁。

厂里那些来来往往的年轻人

“同学、朋友知道我进厂都很
惊讶。哪怕我做的是文职工作，但
在他们的认知里进厂就是去做流
水线的活，听到什么电子厂都怕
了。”宏丰科技的员工苏家苗对记
者说。

苏家苗去年大学毕业，通过学
校招聘会来到宏丰科技就业。平
时在办公室里工作，也需要去厂里
跟一线工人们打交道。她对制造
业有着一份同龄人少见的情怀：

“我认为厂里每个岗位都很重要。
没有一线工人的话，这些东西又有
谁来做？没有一线员工的努力，企
业的任何战略都是空中楼阁。”

苏家苗说，厂里的一线工人基
本上是通过同事间相互介绍的方
式过来的，四川、湖南、广东这几个
地方的工人占到厂里的七成左
右。有些员工离职后出去干了一
段时间又重新回来，工人之间主要
对比哪个厂的薪资待遇更优、更人
性化。

广州迪彩的年轻工人主要集
中在研发、工艺、新设备操作工、电
商等岗位上。广州迪彩董事长许
桂萍表示：“愿意天天在流水线上
的年轻人确实不多，他们比较乐意
去做技术含量高点的工作，如研
发、配料、检测、电商等，企业可以
根 据 工 厂 相 关 工 作 做 一 个 补
给。自动生产、灌装等新设备还是
需要年轻一辈来操作，然后由年长
些的、更富经验的管理者去控品
质。”

据她介绍，目前有很多在公司
干了10多年的老员工，当企业招工
时员工会介绍亲朋好友或老乡过
来，或者与大专院校共同办学，通
过学校代培引进技能人才过来。
进来以后需要去轮岗，体验流水
线、电商直播等工作，给予技能和
百日成长培训，让他们在不同的岗
位上锻炼成长，获得经验，员工通
过一岗多能来增加收入。

每年过来实习的技校学生们
也是工人来源之一。许多制造业
企业会与职业技术学校达成校企
合作，以师傅带学徒的形式进厂。

目前，宏丰科技主要跟江门职
业技术学院、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
院等5家院校达成校企合作。苏家
苗介绍：“实习的学生主要按个人
专业、结合公司岗位需求做安排，
我们通常给他们安排技术、研发等
岗位，负责操作自动化程度比较高
的设备，作为公司后续重点接班人
来培养。”

一位大专院校教师告诉记者：
“这两年职校改革特别强调校企合
作，但事实上很多学校并没有那个
条件，除非专业很对口的学校。去
年我们学校一个专业拿了校企合
作的项目，带学生进工厂实习，但
根本没有学生去。”

按照她的说法，从学生的角度
来说，他们觉得这份实习跟自己的
方向不一样，更主要的是，他们认
为自己哪怕是高职毕业的，也是一
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不能接受到
工厂做初高中都能做的活儿，这也
和社会上普遍对于蓝领的一种认
知和偏见有关系。从企业的角度
来说，大学生想法比较多，从管理
上可能比一般员工要难。反而像
初中生、高中生，因为学历限制了
出路，在厂里工作往往更能吃苦。

更多的是不再回头的年轻人。
东莞市维众电子有限公司（下

称“东莞维众”）总经理谢华告诉记
者：“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愿意在
厂里上班了，我感觉从2018年开始
这个趋势更加明显。我们厂里就
有好几个员工跑去美团专职送外
卖了。”

据央视财经报道，某平台曾公
布数据，2020年疫情期间两个月内
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四成来自制
造业工人。对此，谢华也表示理
解：“十八九岁的年龄可能觉得玩
最重要，自由最重要。在年轻人眼
里，送外卖像玩游戏闯关的感觉，
跑了一单得了多少钱，跑了多少单
又产生很及时的奖励，给人很好的
虚拟反馈。而进了厂里却连手机
都不能玩。”

许桂萍认为，不管是政府部
门，还是行业、企业，都要正确引导
年轻人用工就业，“现在培训产业
工人确实挺难的，我们希望尽可能
激发年轻人对产业的热爱，激发他
们的使命感。”

工厂怎么办？

吸引年轻人，提高工资、改善
环境是最直接的刺激手段。包吃

住、包班车、高额内部推荐金、节假
日礼品、五险等，这些都是如今许
多工厂的标配。比如，宏丰科技给
春节后回来上班的工人发 1000元
的开工红包，公司人员每推荐一人
进司就奖励介绍人 1500元的推荐
金；惠州一家照明企业推出“普工
激励计划”，在岗职员在规定时间
内每推荐一人进厂激励2000元。

不过，多位企业负责人对记者
表达了无奈：支付高工资意味着要
提高产品的利润率或议价权，但小
厂暂时不具备这种能力，尤其是在
近年来各类成本提升的环境下；现
阶段大部分制造企业难以提供太
宽松的环境，例如上班不能带手机
这件事，是考虑到这对产品质量和
员工安全有影响。此外，很多工人
觉得买社保是负担，宁愿到手的钱
多点也不想买社保，因此这个“福
利”对他们的吸引并不大。

在疫情加剧劳动力产业间转
移的同时，劳动力的区域流动也减
弱了，更多人选择回家工作或就近
就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跨省流动农民工7052万人，比上
年减少 456万人，下降 6.1%；省内
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
为 58.4%，比上年提高 1.5 个百分
点。珠三角的农民工数量近年来
持续下降，2017 年降幅为 0.9%，
2020年已扩至4.4%。

为了应对人手不足，进行技改
和提升智能化水平、多渠道招募临
时工、到东南亚开厂等，是珠三角
制造业企业普遍采用的方法。

宏丰科技主要是打造精益智
能制造生产工厂。苏家苗说：“这
几年我们做了两次技改，同时与中
科院合作建立了智能制造技术联
合研发中心。通过引进先进的智
能设备并改造升级，实现了一个
流、柔性自动化、少人化和人机协
作。以注塑车间为例，共有 100台
注塑机，原来每 2台机需安排一名
工人，现在一名工人基本可以负责
5台机，工人数量由过去的 90多人
减为 60多人。我们将所有工艺工
序有机地联系起来，从上料到包装
基本上实现了自动化。”

广州迪彩每到大促，如 38档、
618、双11、年货节等便会进入销售
高峰。平时他们也会招募“宝妈”

等做打包工、贴标工、云客服等工
作，高峰期忙不过来的时候，工厂
管理层、其他岗位的人员都要参与
生产基础工作。有时赶不及还会
转移到别人的厂去做代工，但对方
可能也会因为自身订单消化不了
而推掉。现在，广州迪彩计划扩建
工厂来提产能。

做外贸出口的东莞维众则将
目光转向海外建厂。谢华表示：

“我们打算把一部分订单移到越南
去做，已经开始在那边选地方了。
越南的人工费用目前比中国差不
多低一半，2500块的工资就算比较
高的了。而且还有个优势，一个星
期有6天是正常上班的。”从本质上
讲，用工难、招工难问题归根结底
是制造业人才供需结构矛盾。长
远来看，工程师与高级技工的集聚
才是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中智咨询发布的《2021年技能
蓝领人才吸引和激励报告》指出，
近七成企业面临用工荒挑战，其中
有 55%的企业技能蓝领或普工短
缺，高端技术人才缺口达千万人，
预计 2025年技能型人才缺口率将
达 48%，技术蓝领缺口达 3000 万
人。

身处中山小榄的三峰照明营
销副总经理王军对这个问题深有
感触，作为智能照明系统的专业服
务商，三峰照明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很大。他对记者说，企业升级，光
买硬件不行，要有懂操作硬件的
人，要让专业人才把配套的管理和
应用体系慢慢搭建出来。“像电光
源、人工光专业在国内高校屈指可
数，大多毕业生还没毕业就被定向
招收了。中山是传统灯具照明行
业集群地，年产值过千亿，占到七
成以上的国内市场份额，需要当地
政府和企业共同营造吸引人才的
环境，筑巢引凤。”

王军认为，现在制造业企业要
走专精特新的方向，人才更注重专
业技能的提升和精细规范的管理，
对人力资源管理者的要求也在同
步提高。科技研发需要花两三代
人努力，企业的举措、地方政府的
政策也要大力度持续投入，吸引人
到当地落户生根，跟企业共同成
长，只有把这个事情真正落到实
处，才能开花结果。

年轻人抗拒进工厂，为何更愿意送外卖？

电子厂工人车间劳作

4月 27日下午，上海市宝山
区纪委监委发布消息：上海新江
内燃机厂公寓负责人张喜生侵吞
政府防疫保障物资，目前正接受
宝山区监委监察调查。

24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举
报，云南捐赠宝山区的物资被售
卖至静安区临汾路一小区，居委
已报警。

25日凌晨，宝山区政府通过
其官方微博发布情况通报称，接
到有关舆情后，张庙街道协同区

公安、纪检等部门立即开展调查。
经查，日前，云南省曲靖市向

宝山区捐赠了一批蔬菜农产品，
由娃娃菜、莲花白、西红柿、小瓜、
玉米、香葱六类农产品组合装箱，
每箱 6.5kg，合计 7692箱，共计 50
吨。经宝山区防控办物资保供组
研究决定，将该批捐赠物资分配
给张庙街道。

张庙街道结合长租公寓租户
物资短缺、多次求助的实际情况，
制定了该批物资具体分配方案，

将该批物资免费赠送给外来务工
人员集中居住的长租公寓租户等
困难群体。

4月 22日凌晨，该批物资送
达后，张庙街道派专人将该批物
资分送到各点位拍照签收。截止
4月 23日，该批物资全部分配完
毕。

根据公安部门调查，接受捐
赠的新江内燃机公寓（原厂停产，
改建为公寓）负责人张某（男，50
岁）在收到 190箱捐赠物资后，没

有按要求分配给公寓内租户，私
自将该批物资转卖牟利。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经
被公安机关控制，案件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同样在 27日，上海市纪委监
委通报：宝山区张庙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郇秀志对兄弟省捐赠的蔬
菜礼包部分被不法分子乘机倒卖
负有责任，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
影响，被责令停职检查，并被党纪
立案，接受进一步调查。

云南捐给上海的物资被倒卖？
最新处理结果来了


